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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商发展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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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电子商务等新型信息

技术在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中起到的作用广受学界讨论。基于幸福经济学理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微观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电子商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探讨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 3.870，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并且参与电子商

务的农村居民认为幸福的比未参与的高 5.54%。农村居民参与电子商务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这一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法等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电商参与会给青年、中西部农村居民带来显著的福利效应。

电商参与能够通过改善社会信任、提高收入进而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据此，建议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

动电子商务参与服务创新，加大农民参与电子商务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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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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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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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roving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is an important goal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ole of E-commerce and other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and the theory of happiness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mmerce and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and further discussed the mechanism 
by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and the intermediary benefit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is 3.870, which still has some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the happy rural resi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E-commerce are 5.54% higher than those who do not.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E-commerce activit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will bring significant welfare effects to 
youth and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can improve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by improving social trust and income.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encouraging E-commerce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 innovation, increasing farmers’ 
E-commerce skill tr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ural residents’ sense of well-being.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come; social trust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让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提升人民幸福感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也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快

速增长，人们的需求已不仅仅停留在收入等物质层

面，幸福感作为人们身心状态与福利水平的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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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受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1-2]。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

综合性福利评价指标，不仅反映了人们物质层面的

生活质量，还体现了人们精神层面的心理状态，是

一个更加科学的用于度量居民福利水平的指标 [3-4]。

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现

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的提升。步入新阶段，如何切实提高农村居民幸福

感成为各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电子商务作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抓手，

由于其破除信息壁垒、互通共享等诸多优势与特点，

能够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产生福

利效应，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效

助力 [5]。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

农村电子商务，强调了电子商务在解决“三农”问

题中起到的积极作用。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加快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 ；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

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近年来，我国

农村地区电子商务水平逐渐提高，农村网络零售额

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电子商务发展对促进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还未明确，需要进一步探索并挖

掘其作用机制。

回顾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

电子商务与“三农”关系研究。以电子商务为基础

的数字经济模式已经成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关键驱动力，同时由于具有便捷性等特点，电子商

务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着农村居民的生

活。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有学者指出，电子商务

能够重塑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业附加值，提升农

业在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增强农业创新能力 [6]。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高速

发展带动了道路、互联网和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的

完善，促进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农村

地区经济 [7]。在农户生产经营方面，电子商务能够带 
来信息红利与技术红利，降低信息获取和传播成本，

打破信息壁垒，提高农业经营效率 [8]。电子商务能

够在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交易成本上起到积极作

用，降低市场风险，降低农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难

度，使其更具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9]。在农村消费

方面，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

前存在的消费城乡差距，壮大了农村网络购物人群，

激发了农村消费潜力，扩大了农村消费市场 [10-11]。

二是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关于农

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经济因素与非

经济因素展开。在经济因素方面，Easterlin [12] 利用

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个人主观幸福感

和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国家 GDP 的

增长对于国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还

有学者认为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 U 型关

系。在非经济因素方面，有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幸

福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会

通过促进就业来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对老一代

农民工的影响更加显著 [1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

农村居民幸福感，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和优化生态环境来提高生活满意度 [14]。

三是关于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研

究。聚焦两者的研究还不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电子商务与农户收入、创业选择等方面。周烁和张

文韬 [4] 使用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

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主观福利

水平的影响，发现总体上互联网显著提高了居民的

整体幸福感。还有学者使用浙江、山东、江苏等地

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电子商务能够对农

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起到显著的提升作用 [15]。罗明

忠和刘子玉 [16] 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可以通过阶层

认同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其中在男性和人力资本

水平较高的群体更为显著。吴本健等 [17] 研究发现，

农村电子商务主要通过纵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横

向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大多讨

论电子商务对农村地区的宏观影响或者农户收入、

创业等问题。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微观数据，构建电子商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关

系的理论模型框架，利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和中介

效应模型，分析电子商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从电子商务发展的宏观效应、收入与社会信任中介

机制来进一步分析作用机制。与以往的研究相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 ：一是在使用实证分析方

法时，尽可能地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

二是进一步从电子商务发展的宏观福利效应、收入

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等方面进行讨论，用以明晰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具体作用机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部分将构建一个包含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效

用最大化模型用以讨论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本文满足效用函数的基本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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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际效用为正，即一阶导数大于 0 ；2）边际效

用递减，即二阶导数小于 0。可以发现，在电子商

务效用函数符合一阶偏导大于零的假设前提。其经

济学直觉在于，在当今经济背景下，尤其是电商经

济蓬勃发展、互联网 + 农业模型兴起，电子商务增

强了农村居民的信息搜寻能力、提升了交易效率、

降低了交易成本，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参与电子商务活动能够提升

农村居民效用，随着参加电子商务活动强度的提高，

农村居民所能获得的主观幸福感提升效应越强。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其中

包含一些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本文先从社会信任

方面进行讨论。电子商务等新型线上交易模式的出

现可以使农村居民接触并认识个人信用体系与线上

交易规则等，这一观念的建立能够规范农村居民的

日常行为、提高他们的素养，拉近农村居民与陌生

人之间的距离，消除农村居民与陌生人之间的不信

任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对称性，使农村居

民更愿意相信各种类型的陌生人甚至与他们友好地

往来交流，在农村居民群体中营造一种社会信任感

强烈的和谐氛围，而这种社会信任感越强，农村居

民效用越强。同时，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参加电子商

务活动结识朋友，降低同陌生人交往的排斥感。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电子商务通过改善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电子商务能够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

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便是电子商务能够增加农村居

民收入。那么，电子商务具体是怎样通过影响农村

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首先，电子商务

的发展突破了传统交易模式在时空上的约束，能够

精准匹配交易活动中的供给与需求，拓宽农村居民

信息获取渠道，降低其信息搜寻与获取成本，弥合

了以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对农村居民产

生增收效应。其次，电子商务是流通现代化的重要

手段，拓宽了销售渠道、优化销售路径，极大提高

农产品销售能力和产品销量 [18]，进而促进了农民增

收。最后，电子商务激发了农村地区的市场活力，

带动了农村诸如物流快递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给农

村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村居民的

收入水平，从而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并且，

农村电商产业发展能够产生集聚规模效应，完善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电子商务能够提高农村居民

收入进而提高个体效用。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由中国人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

京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等国内外多家高校、科研

机构联合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7 年度数据

（CGSS2017）。CGSS 调查从个人和家庭两个维度反

映中国经济社会情况及其发展过程，以获取当代中

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代表

性。CGSS2017 共有样本量 12 582 个，为保证计量

模型的科学性，本文把被访人拒绝回答或者回答不

知道视为缺失样本，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后，最

终得到有效样本 6 709 个。同时，文中宏观层面数

据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中国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中国

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

2.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被访人员的主

观幸福感。在 CGSS 调查中，所涉及的问题是总的

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构建遵循李

克特五分法的基本原则，分别是非常不幸福、比较

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

赋值为 1~5 的离散整数，数值越大表明被访人员越

幸福。上述构建方法得到的主观幸福感指标具有较

高的科学性，是幸福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用以衡

量个体福利水平所采用的主要度量方法，得到了广

泛应用 [19-21]。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为电商参与。已有研究将电商参与定义为通过互

联网等线上方式进行的商务交易活动。本文使用

CGSS2017 调查中的电商参与变量，涉及的问题是

过去的一年中，您使用网络进行商务交易活动的频

率是什么？选项分别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

总是，分别赋值为 1~5 的离散整数。本文对电商参

与变量进行如下调整 ：如果被访人员选择从不，则

认为其未进行过电子商务活动，此时记为 0，选择

其他选项则视为参加过电子商务活动，记为 1。

3）中介变量。第一个中介变量为社会信任。

本文使用问题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

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答案来衡量社会信任，将选项非

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

同意和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 1~5 的离散整数。第二

个中介变量是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探究农村居民是

否可以通过参加电子商务增加收入，进而提升其主

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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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选择

本文主要关注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构建最小二乘法（OLS）计量回归模型为：

iiii XEH ελ ++∂= （1）

式中 ：Hi 代表个体 i 的主观幸福感，Ei 代表个体 i
的电子商务参与情况。Xi 代表控制变量。同时，为

检验电商参与影响农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本文采

用中介效应模型判断社会信任和农民收入是否为本

文的中介机制。

2.4  内生性问题处理

在构建计量实证模型的过程中，通常会存在反

向因果、遗漏变量和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第一，

电子商务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反向

因果问题。越感到幸福的农村居民可能更加乐意接

受电子商务等新兴事物，从而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

概率更高。第二，基准模型还可能存在无法观测、

无法有效衡量的遗漏变量（个体性格特征等），这

也会影响个体的电子商务参与行为和主观幸福感。

第三，普通的最小二乘法（OLS）还可能存在自选

择问题。为了减轻因自选择问题所导致的内生性偏

差。本文主要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内

生性进行讨论。

3  结果与分析

3.1  电子商务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分析

从总样本的统计结果来看，农村居民主观幸

福感的均值为 3.870（表 1），说明农村居民主观幸

福感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

民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3.892，未参与电子商务的农

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仅为 3.809。从占比来看，农村

居民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占比为 78.97%（表 2）。 
从电子商务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交叉分析来看，

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中，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

的合计占比为 80.44%，比未参与电子商务的高 5.54%， 
说明参与电子商务可能会使农村居民更加幸福。进

一步分析发现，参与电子商务对比较幸福的农村居

民群体影响最大，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中，比

4）控制变量。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可能

受到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一些宏观经济环境变量

的影响 [22]。为了尽可能减小因遗漏变量问题所产生

的偏误，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23-24]，对可能影

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控制变量进行了选取，包

括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

育水平、工作状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个体层

面变量，家庭成员数和家庭房产数等家庭层面变量，

以及地区农村人口数量和地区 GDP 增速等宏观经

济环境变量。以上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1~5 3.870 0.891

解释变量 电商参与 参与 =1，未参与 =0 0.109 0.311

个体层面

年龄（岁） 周岁年龄 45.024 16.030

性别 男 =1，女 =0 0.476 0.499

民族 民族，汉族 =1，其他少数民族 =0 0.906 0.292

婚姻状况 已婚 =1，未婚 =0 0.787 0.409

政治面貌 党员 =1，非党员 =0 0.045 0.207

受教育水平（年） 接受教育的年限 6.327 3.972

工作状况 有工作 =1，没有工作 =0 0.559 0.497

养老保险 有保险 =1，无保险 =0 0.644 0.479

医疗保险 有保险 =1，无保险 =0 0.917 0.276

家庭层面
家庭成员数（人） 家庭总人口数 2.955 1.529

家庭房产数（间） 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 1.050 0.575

宏观层面
地区农村人口数量（万人） 所在地区 2016 年末农村人口总量 0.250 0.124

地区 GDP 增速 所在地区 2016 年 GDP 增长速度 0.076 0.012

表 2　电子商务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交叉分析（%）
Table 2　Cross analysis of E-commerce and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
主观幸福感 总样本 不参与 参与

非常不幸福 1.39 2.25 1.09

比较不幸福 6.68 7.87 6.29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12.96 14.98 12.18

比较幸福 61.32 56.55 63.20

非常幸福 17.65 18.35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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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幸福的占比 63.20%，而不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

民中，比较幸福的占比为 56.55%，前者比后者高了

6.65%。

3.2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

计量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个体、家庭和宏观

经济环境层面的特征变量以后，在 OLS 和 Ordered 

Probit 模型中，电商参与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置

信水平上显著（表 3），说明农村居民进行电子商务

活动显著提高了个体主观幸福感。这是因为农村电

子商务的发展给农村居民带来了诸多便利，在一定

程度上弥合了以往存在的城乡数字鸿沟问题，提升

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名称
OLS Ordered Probit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电商参与 0.128*** 0.034 0.163*** 0.044

年龄 0.005*** 0.001 0.006*** 0.001

性别 -0.098** 0.022 -0.130*** 0.028

民族 -0.077** 0.038 -0.115** 0.049

婚姻状况 0.096*** 0.028 0.102*** 0.034

政治面貌 0.199*** 0.044 0.266*** 0.064

受教育水平 0.030*** 0.004 0.036*** 0.004

工作状况 0.001 0.023 -0.009 0.029

养老保险 0.027 0.024 0.027 0.031

医疗保险 0.067* 0.043 0.076* 0.052

家庭成员数 0.030*** 0.007 0.035*** 0.009

家庭房产数 0.117*** 0.020 0.154*** 0.029

地区农村人口数量 0.303*** 0.083 0.328*** 0.108

地区 GDP 增速 5.244*** 0.986 7.330*** 1.216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 709 6 70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就控制变量来说，多数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

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25-26]。Ordered Probit
和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此处就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简要说明。年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 3），这一结果和 Bartolini 等 [27] 的结果一致。

与男性农村居民相比，女性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水平更高。高学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

已婚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更强，党员身份农村居民的

幸福感水平更高。此外，家庭成员数、家庭房产数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有医疗保险会显著提高农村

居民幸福感。同时，地区农村居民人口数量、地区

GDP 增速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28-29]。

3.3  内生性与稳健性分析

由于 OLS 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

等内生性问题。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农村居民参与电

子商务活动的概率更高，不能忽视电子商务与农村

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反向因果问题，此外电子商

务参与也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因此，为

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在 OLS 模型的基础上，引

入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模型

来进行进一步检验，使用同一地区其他农民电商参

与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该

变量为作者根据 CGSS 数据测算得出。结果发现，

DWH 检验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且一阶段 F 值为

56.99（表 4），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电商参与的估计系数为 0.134，且在 5% 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估计结果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改变变量测

度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李树和于文超 [30] 的

做法，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转化

为一个 0 和 1 虚拟变量，当被访农村居民主观幸福

感评价为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时，赋值为 0， 
否则赋值为 1。本文使用新定义生成的主观幸福

感指标进行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在 OLS、Ordered 
probit 和 2SLS 模型中，农村居民电商参与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表 5），依然说明农村居民参与电子商务

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

3.4  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讨论基本证明了电子商务提升了农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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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但从直觉上来说，这种效应

对于不同群体的农村居民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借

鉴吴本健等 [17] 的研究，本文按年龄和地区对农村

居民进行分组，讨论电子商务对不同群体的农村居

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我国通用的年龄划分标准，本文将农村居

民总样本划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电子商务对农

村青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而在中老

年人群中这一效应不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电子

商务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效应逐渐减

弱，不同年龄段农村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控

制其他变量后，对于农村青年人群来说，电子商务

具有显著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而对于农村

中年人群和老年人群，电子商务对其主观幸福感没

有显著影响（表 6）。其原因可能是，在信息时代，

农村青年接触电子商务的可能性更大，尝试并接受

新鲜事物的意愿更强烈，并且电子商务使用门槛不

高且能带来极大的便利，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而中老年人受传统观念、自身生活习惯

和学习能力等因素影响，接触并使用电子商务的概

率相对较低，对电子商务等新鲜事物的利用率不高，

电子商务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还未显现。

就区域来说，电子商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

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更加明显。我国互联网

基础设施还存在一定的地区不均衡，东中西部地区

电子商务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电商

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服务、技术、网络覆盖 
率、电商规模等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而对于农村地区来说，相关基础设施的区域差距更

大。考虑到区域不均衡性，本文将所有农村居民样

本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类，用以检验电子

商务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是否存

在区域差异。估计结果可知，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

村居民样本中，电商参与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

表 5　改变变量测度标准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变量名称
OLS Ordered Probit 2SLS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电商参与 0.025** 0.011 0.158** 0.077 0.139** 0.07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 709 6 709 6 709

DWH 检验 Chi2 10.782

第一阶段 F 值 56.88

表 6 　分年龄和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by age and region

变量名称
年龄 地区

青年 中年 老年 东部 中部 西部

电商参与 0.165***（0.067） 0.088（0.065） 0.323（0.322） 0.102（0.075） 0.185**（0.074） 0.179**（0.08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 326 3 155 2 228 1 926 2 658 2 125

DWH 检验 Chi2 13.634 9.278 10.192 8.329 7.836 7.513

第一阶段 F 值 53.11 52.39 52.85 55.68 54.29 53.52

注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下表同。

表 4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the two-stage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model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电商参与 0.134** 0.058

同一地区其他农民电商参与比例 0.456*** 0.102

一阶段 F 值 56.9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 709 6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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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著，而在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样本中，电商参与

的系数不显著（表 6）。由此可以看出，电子商务对

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具有明显的区

域差异，相比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电子商务对中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更加

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

比较落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电商发展

水平相对滞后，故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来说，

参与电子商务活动获得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

更加强烈。

3.5  影响机制分析

1）电子商务发展的宏观福利效应。电子商务

作为新时代的主要技术进步形式，极大地便利了人

们的生活。以线上商务交易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电子商务在后疫情时代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以数

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给我国经济的迅速复苏

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也会给农村居民带来福利溢

出效应。本文使用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和农村居

民电商参与率来从宏观层面讨论电子商务发展对农

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由估计结果可知，县域

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和农村居民电商参与率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7），说明电子商务的发展提

高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给农村居民带来

了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

2）基于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检

验结果显示，电商参与对农村居民社会信任影响的

回归系数为 0.594，且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表 8），

进行电子商务活动会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

平，加入中介变量社会信任后，电商参与和社会信

任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

电子商务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信任进而使其更幸

福的部分中介机制存在。同时，为了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还进行了 Sobel 检验，计算可得 Sobel 检验的 Z
值为 1.693，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也证明了上述

结论是稳健的。

3）基于收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农

村居民参与电子商务活动显著提高了其收入水平，

加入中介变量收入对数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电商参与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 8），说明收入水平

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同时为了结果的稳健性，也

进行了 Sobel 检验，此时 Sobel 检验的 Z 值为 1.935，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证明了增加收入是农村居民

参加电子商务活动产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提升效应的

重要机制。

表 7　电子商务发展的宏观福利效应
Table 7　Macro-welfare effects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变量名称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系数

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 0.004***（0.001）

农村居民电商参与率 1.374***（0.35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 709 6 709

DWH 检验 Chi2 9.051 10.648

第一阶段 F 值 233.72 89.46

表 8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8　Mediating effect test 

变量名称 主观幸福感 社会信任
加入社会信任
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收入对数
加入收入对数
的主观幸福感

电商参与 0.583**（0.257） 0.594*（0.343） 0.519**（0.194） 0.551**（0.219） 21.383**（8.657） 0.497（0.327）

社会信任 0.091***（0.016）

收入对数 0.058***（0.02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 657 6 657 6 657 5 909 5 909 5 909

DWH 检验 Chi2 12.659 5.241 11.292 12.495 30.923 5.935

第一阶段 F 值 56.69 56.48 52.75 55.32 51.30 51.49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仍有一定的提

升空间，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商务发展是有效提升

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机制分析表明，电子

商务能够通过改善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状况或提高收

入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但该影响具有一定的异

质性，不同群体分组分析发现，相比于老年人，电

子商务对青年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加强烈，与东

部地区相比，电子商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民主观幸福

感影响更加强烈。说明发展电子商务对青年农民、

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幸福作用更大。

本文从电子商务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幸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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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经验借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未来还需要研究电子商务

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人力资本上的

差异，提高老年人、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参与电子

商务的主观幸福感。

4.2  启示

1）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推进西部地

区农村地区公路、物流网络、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区

域均等化建设进程，降低农村居民参与电子商务活

动的门槛。加大人才方面的扶持力度，制定出台人

才引进和本土培育相结合的政策。

2）推动电子商务参与服务创新。在数字乡村大

背景下，积极倡导并推广“电子商务”+“三农”模 
式，增加数字技术在“三农”领域的应用场景，重

点关注老年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的电子商务参

与情况，采取“精准帮扶”的措施，提高农村居民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加大农村居民电子商务技能培训。提高农

村居民电子商务技能培训的覆盖率。虽然我国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由于数字鸿沟等现象

的存在，不同群体的农村居民接触并参与电子商务

活动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农村居

民群体的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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